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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
千年栖古寺，枝老暮山空。

想见寒冬里，花开应不同。

庞仕蓉（云岩）

秋日登高
风送云中鹤，霞披天外峰。

高台凭望处，岚气万千重。

王井飞（开阳）

无题
朔气入云山，纤枝结露寒。

鸡声隔小巷，梦里正凭栏。

汪常（云岩）

小雪
皎皎似鹅绒，千枝炫雾松。

凭栏观小雪，隔岸叹蓑翁。

寒暑分明断，荣枯次第中。

皆言来岁好，麦陇赛芳丛。

袁久森（云岩）

与家人游白云区云雾山
悠游林野白云间，秋鸟秋花尽在山。

看过平湖夕阳暮，西风半日且偷闲。

何伟（清镇）

冬至感怀
劳碌埃尘与旧同，忽惊时令岁将终。

一年所蓄君休问，冬日分来两袖风。

刘维桥（观山湖）

窄口滩
鸥鹭翩飞窄口滩，鱼游波漾起微澜。

捣衣女子喜凝目，望里山河是永安。

吴畏（南明）

霜晨
碧水连天似画图，白云远去寺亭孤。

阳光满眼鸠鸣树，信步霜山近却无。

赵家镛（南明）

眺得东山
几处寻回岁月真，凭栏极目是铅云。

北风得意东山在，阅尽苗疆八面春。

张万贵（清镇）

秋绪
无边思绪终难寐，独坐窗前望夜空。

许是寒花怜我意，还来与我话情衷。

刘蓉（清镇）

春日早行
夜雨清尘破晓光，随春信步觅春芳。

依山旭日堪堪露，残月愁云欲待藏。

龙平（清镇）

甲辰孟冬初寒
竹摇雨散路依稀，半岭浮烟半岭荻。

此借曾经嗤冷暮，犹存未果待佳期。

人孤可共风铎响，瓮满安求雁塔题。

取韵灯前心也灿，直须一咏扣璇玑。

刘灿（花溪）

甲辰冬至
此日咸知夜色长，友朋邀聚减颓唐。

疏村胆壮娴烹狗，闹市情深慢煮羊。

野士连杯盈酒兴，良师解惑品书香。

围炉畅想春风暖，瘦水寒山焕彩妆。

李玉真（清镇）

待雪
目尽冥空何处寻，彤云密布闭天门。

广寒青女琴弦涩？姑射真仙金箸沉？

梦里依稀犹怨怼，樽前数欠直难吞。

从来权令循时变，自笑糊涂错怪神。

陈正非（清镇）

答张开瑰师伯
寄刊《诗韵康县》

忆往诗心在陇南，矫如龙舞立云端。

天鹅垂翅愧长啸，梅蕊藏芳自枕眠。

值我青春诗未继，嗟君华发赋千篇。

羞将满面倦俗态，拜阅文章泪若泉。

余欢（云岩）

浣溪沙·普者黑
万顷清波十里荷，缘来此处看花

多，情人桥畔听渔歌。

最是黄昏称我意，馀霞落日两婆

娑，一川美景汝知么？

何世洁（云岩）

临江仙·冬至日感怀
汽 笛 声 声 催 远 路 ，回 眸 不 见 林

城。两千里日夜兼程。晚来羁旅处，

数九待天明。

遥 望 福 泉 天 际 远 ，浮 云 难 舍 难

停。昏灯摇晃朔风鸣。愁肠凝暗夜，

倦客盼春声。

刘云（南明）

浪淘沙
高处久凭栏，眼底农田，夕阳渐

隐 映 天 边 。 落 照 初 冬 多 少 景 ，此 地

悠然。

跨步近云端，最是流连，俯首尽

览 众 晴 川 。 偶 有 山 风 飘 过 处 ，乱 了

衣冠。

钟代术（百花湖）

西江月·甘河农家小记
山下竹环别馆，桥边藤绕篱庐。

农 家 万 卷 古 今 书 。 招 引 翁 童 媪 妇 。

坐听虫鸣鸟唱，静观鱼戏莲蒲。溪头

遥望卷云舒。且共流觞咏赋。

刘丹红（清镇）

菩萨蛮·题《雪梅》图
雪花应是梅花梦，梅花只为琼花

种。清绝出疏林，有人弦上吟。

年年轻入萼，休负梅花约。寒里

独依迟，雪梅共一枝。

兰蓉（南明）

天仙子·寒夜
雅意西窗闲抱膝，悠然炉火温红

橘。每于来处认衷情，凭旧迹，递消

息，我是归人非过客。

王钦（乌当）

梦江南
梳洗罢，心碎与谁同？又忆朝朝惆

怅事，都成浊雨伴邪风。惟等月明中。

杨茂（清镇）

行香子·一抹红枫
观山雨冷，古镇枫红。远似花，

近却空空。十年一梦，雾霭朦胧。如

一斜烟，一斜雨，一斜风。

寒冰无语，暗影芳踪。路渺渺，

步履匆匆。虽藏壮志，豪言成空。盼

有相知，可相忆，更相逢。

常胜（观山湖）

菩萨蛮
落花飞挽无穷恨，一声唤起归期

近。来去大盘州，苍茫望眼愁。

西山云带雨，为有情如故。夜半

梦吹寒，清歌几见怜？

龙健（观山湖）

··本土优秀诗词作品选

在北方，初冬的麦田一片青

绿 ，在 灰 白 色 为 主 色 调 的 清 寒

里，显得更为醒目。小时候，我

常 跟 着 大 人 到 麦 田 里 看 麦 子 ，

初 冬 的 麦 田 绿 油 油 ，而 到 了 深

冬 ，一 场 大 雪 给 青 青 麦 苗 盖 上

了 一 层 厚 厚 的 棉 被 ，麦 田 又 成

了银白色。

记得刚学写作文时，语文老

师在课堂上引导我们展开想象，

问道：“麦子是什么颜色？”我们

七嘴八舌，争论不休，有的说麦

子是绿色的，有的说经了霜的麦

子有青有白，还有的说下雪的麦

田 白 皑 皑 一 片 。 老 师 笑 笑 说 ：

“ 你 们 说 的 是 冬 天 是 春 天 的 麦

子 ，那 夏 天 的 麦 子 是 什 么 颜 色

呢？”这自然难不倒我们这些乡

下娃，因为麦子成熟时，我们都

要和大人们一起，到麦地里割麦

子、捡麦穗，那耀人眼目的金黄，

令人心头一片明亮。

而今，我也常带孙女菲儿到

郊外看麦子。刚出苗的麦子青

绿绿、鲜嫩嫩，菲儿一开始辨识

不清，把麦苗与韭菜混为一谈。

我让她摘一片叶子尝尝，咦，甜

甜的，却没有韭菜味儿！接着，

我给她讲冬小麦的生长习性和

特点，菲儿记下了。

下小雪的时候，我又带她到

老乡的地头看麦子。一垄垄麦子

裹了薄薄一层雪被，像略施粉黛

的小姑娘，在万物萧瑟的季节，更

显清秀。穿着厚厚棉衣的菲儿受

了感染，蹒跚地来到麦田中间，与

青青白白的麦子合了个影。

我想引导她，便说：“等到明

年初夏，穿小单褂的时候，麦子

就成熟了，它们是什么颜色？麦

田又是一番什么景象呢？”

菲儿压根儿没有见过，体会

不到金色麦浪的壮观，这个问题

她自然难以回答。

菲儿挠了挠头，语出惊人：

“我现在好像能闻到麦香味儿，

嗅到奶奶蒸的馒头香、烙的油饼

香，妈妈煮的面条香、烤的面包

香……”

呵 呵 ，真 好 ！ 冬 天 里 的 麦

香，你能想象得到吗？

重温童年之冬
特约撰稿人 钱红莉

家乡的那座山
■袁惠国

花溪青岩，是一座有着 600 多年历史

的古镇。走进她，仿佛穿越了时空，在这

里，每一块青石板路都诉说着过往，每一

道石墙都镌刻着历史的痕迹，每一片瓦片

都承载着岁月的重量。

青岩古镇为明清两代军事重镇。明

洪武六年（1373 年）因青岩位于广西入贵

阳门户的主驿道中段，于是设铺和塘，于

双狮峰下驻军建屯，史称青岩屯。

明洪武十四年（1381 年），朱元璋派大

军远征滇黔，在黔中腹地驻军屯田，青岩

屯逐渐发展成为军民同驻的青岩堡。

明天启四年至七年（1624—1627 年），

布依族土司班麟贵建青岩土城，即今青岩

城的雏形。其后数百年，经多次修筑扩

建，土城垣改为石砌城墙，有东、西、南、

北四座城门。现存南门和北门。

青岩虽是用于军事，它的文化底蕴却

很浓厚，青岩古镇街巷用石铺砌，民居也

是石砌的围墙、柜台、庭院。镇容布局沿

袭明、清格局，保存完好的朝门、腰门以

及瓦屋面、重檐悬山、花木门，体现了明

清时期的建筑风格。青岩古镇 4 条正街、

26 条小街和巷道遍布楼、台、亭、阁、寺、

庙、宫、祠、塔、院等众多古迹。据贵阳

市、花溪区文物管理部门全面考察，青岩

有九寺八庙五阁二祠一宫二堂一院一楼

一府等历史遗址 36 处。

文昌阁位于东街 143 号，占地面积

800 多平方米。建于明万历年间，乾隆年

间重修，砖木结构，依山而建，为攒角重

楼八角式。文昌阁是青岩人培养文风、扶

掖教化而建。

青岩书院规模很大，结构为三进四合

院梯形，布局雄伟，每栋房屋空间均在 4

米，采光良好，环境优美，确实是读书的

好地方。

状元府是状元赵以炯的居住地，赵以

炯是云贵高原出的第一个状元。清光绪

十二年（1886 年），赵以炯从青岩到北京

参加科举考试，获一甲第一名，成为云南

贵州两省“以状元及第而夺魁天下”的第

一人。这是一件让贵州人振奋，让各地

文人对贵州的文士刮目相看，震动全国

的大事。状元府值得称道的除了赵以炯

先考取进士后再考中状元外，这里还有

他的三个兄弟，其中两个中进士、一个中

经魁，而且他们的父亲在 37 岁时追剿太

平天国义军时阵亡，抚养四个孩子成才

的是母亲赵陈氏，也因为如此，赵陈氏被

皇帝诰封为一品夫人，给后人留下许多

佳话。

除了古镇文化，到了青岩，不得不提

它的美食。卤猪脚是它的一绝，青岩卤

猪脚的色、香、味都深深吸引着你的味

蕾；那遍布青岩小街小巷的各类衍生豆

腐 制 品 水 豆 腐 、豆 腐 皮 、脚 板 皮 、泡 豆

腐、豆腐果、干豆腐、血豆腐、臭豆腐、豆

腐圆子更让你眼花缭乱；还有爽口的花

溪米酒、加青菜磨制而成的米豆腐、软

糯香甜的玫瑰糖……古镇的美食，令人

流连忘返。

古镇 的 路 、古 镇 的 墙 、古 镇 的 房

屋 、古 镇 的 树 、古 镇 的 文 化 、古 镇 的 寺

庙 ——或落日余晖，或夜深人静，任何

时刻，悠闲地漫步青岩古镇，都会让人

忘了城市的喧嚣，忘了世间的烦恼，忘了

人事的纷争……

印象青岩
■唐德友

冬天里的麦香
■刘琪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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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偶见一 张 枯 荷 图 ，断

梗 飘 蓬 的 萧 瑟 意 象 ，极 富 古 诗

底 蕴 。 忽 然 想 起 我 的 童 年 ，每

临 三 九 寒 冬 ，处 处 所 见 这 一 幅

幅 断 梗 残 荷 图 景 。 上 学 路 上 ，

除 了 一 望 无 垠 的 稻 田 ，便 是 星

罗 棋 布 的 池 塘 。 大 寒 时 节 ，进

入 枯 水 期 ，池 塘 里 一 湾 水 清 澈

见 底 ，虚 白 的 塘 面 被 褐 灰 色 残

荷 枯 梗 点 缀 着 ，呈 现 出 寒 瘦 极

简之美……

乡下，极目处，白雾茫茫，笼

天罩地，一如盘古开天那样混沌

一片。每个人走在滔天雾气中，

顷刻，发上皆可拎出水来。半晌

午时，雾气消散，空无一物的苍

天，被枯灰的大地虚应着，像无

数星体千万年默默运行于宇宙

中那么阒寂无声，倏忽一声犬吠

鸡鸣，到底帮人间恢复着一丝活

气。寸余长稻桩遍身霜花，齐齐

伫立水田之中，一如士兵列阵。

阳 光 出 ，万 千 霜 花 星 芒 一 样 刺

眼。

大地树叶尽脱，处处萧瑟，

大冷有冰。我们穿着臃肿袄裤，

往 学 校 去 。 一 条 条 羊 肠 窄 径 ，

被 霜 花 早 早 铺 上 一 层 白 色 织

毯，一脚脚踏上去，身后留下一

串 串 湿 印 子 ，稍 微 步 履 迈 得 急

些，一滑，滑老远。霜花无处不

在，纵然弃在路旁的一根枯草，

霜 也 要 给 它 穿 上 厚 厚 白 衣 ，抱

在怀里痛惜。

童年的冬天，为什么那么冷

啊？坐在课堂上，双脚冻得木呆

呆的，继而麻而酥痒。一双小手

伸出，彤红肿胖。一打下课铃，

我们的 心 便 活 泛 起 来 了 ，箭 一

样蹿出，自动站到墙垛跟前，挤

暖……侧身碰撞着，以肩部暗暗

使 力 …… 慢 慢 地 ，脸 上 渐 有 血

色，周身暖和起来了。男孩子热

衷于斗鸡。所谓斗鸡，即两个人

同时抬起右脚架在左腿上，并单

足移动，以膝盖作武器，力求压

制住对方，直至一方认输。女孩

们热爱踢毽子。二十世纪七十

年代末期，那个时代的毽子，堪

称艺术品。铜钱上包一块旧布，

一根粗壮的鹅毛管，截二寸长，

管口下端剪成寸余鳞片状，分别

缝在铜钱布上固定，上端鹅管中

插上大公鸡身上拔下的五彩翎

羽 。 这 样 的 毽 子 踢 起 来 ，既 沉

坠，且飘逸，一气可踢百余下不

落地。孩子们所有的娱乐活动，

无非驱寒吧。如今忆及，有昔日

重来的素朴之美。

幼时的我每日要去菜园拔

菜 ，无 非 萝 卜 青 菜 。 村 里 菜 园

大多集中于北面山洼，一畦畦，

纵 横 有 序 ，齐 齐 躺 在 起 伏 的 丘

陵 之 中 。 韭 菜 冻 得 紫 茵 茵 ，莴

笋苗、蚕豆苗、豌豆苗瑟瑟发抖

地 自 土 里 钻 出 ，将 整 个 身 体 偎

在青灰里。清霜在夜里不辞辛

苦给每一株白菜认真细致地围

了一道白花边。我在每一株白

菜 上 撇 下 一 两 片 叶 子 ，不 小 心

碰 落 叶 片 边 缘 凛 霜 ，刺 骨 的

寒 。 萝 卜 冻 在 了 地 里 ，拔 起 来

要稍稍用点力气。萝卜缨子被

寒 霜 打 得 发 蔫 ，似 乎 下 锅 炒 了

一遍，简直可以直接进嘴。嗯，

这也叫杀熟吧。

小河啊，池塘啊，一律冰封

着的。清早挑水、洗菜、洗衣，拿

棒槌先敲开一洞。将一只空水

桶放在水面上下那么颠一颠，整

个 冰 面 发 出 奇 怪 的 萧 萧 之 声 。

由于压力的颠簸使得空气大量

灌入冰面以下，令整个冰面都起

了震动，极似松涛的呜咽。

孩子们具备自得其乐的天

性 。 最 重 要 的 一 环 ，是 破 冰 而

玩。捡一石块在偌大冰面上大

致凿一个雏形水印，再用力于雏

形中心凿一小口，整一块冰瞬时

脱离开来。以枯草扭一节绳子，

穿冰而过，拎在手里，或举起，对

着 明 晃 晃 的 太 阳 欣 赏 ，走 一 段

路，忽然哗啦一声掼地上，碎成

千万水钻。回头再去河边凿一

块，周而复始地玩。累了，渴了，

取一块冰，大嚼，脆而甜，凉透肺

腑肝肠。

凛寒中的冰纹，美如绸缎。

整个河面水湾湾的，是琉璃，也

是 璎 珞 ，镶 嵌 在 一 块 青 碧 色 之

上 ，铺陈各样图形 ，有树叶、花

朵，也有鸟族，更多的则是接近

于巫气的神秘符号，于凛寒中起

伏着，如古画中，山之剪影，水之

潋滟。直至后来的一日，我第一

次看戴本孝山水，一幅幅尽是焦

墨，远山近水一孤舟，天地都退

得远了……戴本孝用笔，何以如

此浅淡？给予我极大震动。末

了再一想，这个人的童年想必也

是乡村浸染过的？是荒寒萧杀

的节候熏陶着他了。隆冬乡下

的四野八荒，所呈现的，岂不正

是这样的浅淡之色。童年里那

种无以赘言的虚白、荒寒，滔滔

迭迭地，又一齐向我涌来，在心

上滚了又滚。

说来说去，童年的冬天在我

脑海中留下深刻印痕的，还是那

一年村里，一位说书先生“从天

而降”。那一年，往后说起，真是

大雪纷飞中被神镀上了层层金

光，至今闪耀。

一挨冬天，万物如睡，是一

年中农闲时分，连牛也不出外觅

食 ，半 卧 于 牛 栏 反 刍 。 茫 茫 雪

季，一位说书人忽然降临村里，

下榻在村北一家。无论白日黑

夜，我们皆拥去听鼓书。《隋唐演

义》《杨家将》《薛仁贵征东》《薛

仁贵征西》……说书人的鼓声在

雪的映衬下变得低沉，如若中音

提琴那么浑厚。说书人嗓音逶

逶徐徐，于念白吟唱 间 自 由 切

换 。 夜 已 深 ，一 屋 听 书 人 开 始

倦怠不振，当瞌睡渐起，说书人

急鼓骤敲，直如一声惊堂木，众

人骇一跳，吓走了瞌睡，重新振

作至下一章节。这样的发扬于

广 大 乡 村 的 民 间 艺 术 ，对 彼 时

的人们真是一份难得的熏陶滋

养 。 窗 外 雪 落 无 声 ，窗 内 人 伴

着 隆 隆 鼓 声 沉 浸 于 唐 宋 传 奇

中，连手中挽着的一只只火球，

何时熄灭的，也不曾察觉。

现在想来，那一夜夜伴着雪

花倾听的旧时传奇，何尝不是一

场场小小的文明之火呢？说书

人 将 一 部 部 传 奇 文 本 ，二 度 发

挥，一句句念白、吟唱，古诗一般

押韵，在我幼小心灵确乎镌刻下

深深一笔。至今忆及，依然生动

新鲜。那一个个听书雪夜，亦是

构成我整个童年最美好的一笔。

如今，我居住的这座北纬 32

度的城市，到了三九天，很少下

雪 了 。 冬 日 无 雪 ，总 不 那 么 完

美，像一个人不曾历经摇曳荡漾

的青春，就忽然衰老臃肿，缺少

一点儿什么。

在 童 年 的 冬 天 ，你 为 着 取

暖，跺过脚吗？挤过暖吗？踢过

毽子吗？斗过鸡吗？我们踢毽

子还翻花呢——将毽 子 送 入 高

空，接着一个身体腾空中，快速

转身，将右脚绕至左腿后，精准

击打徐徐落下的毽子，一而再，

再 而 三 ，循 环 往 复 。 还 有 铲 毽

子——将毽 子 送 入 高 空 ，腾 空

而 起 ，双 腿 交 叉 中 ，右 腿 并 入

左 腿 下 面 ，以 右 脚 尖 接 住 高 空

坠 落 的 毽 子 ，再 次 将 其 送 入 空

中 …… 纵 然 笨 重 的 袄 裤 加 身 ，

也丝毫不能束缚住羚羊般的我

们，那身体的轻盈飘逸，雪花一

样 天 生 天 长 ，大 抵 是 神 赋 予 孩

童们的魔力吧。

如今，雪未下，往复不再了。

在父亲心中，一直都有一座难以忘怀

的山：那就是位于山东老家的东山。东山

在老家村子东头三四公里的地方，海拔大

约也只有几百米。山的北坡植被为多年

生荆棘、灌木，陡峭难攀，南坡则是草甸、

树林，还有一弘常年流淌着的清泉，较为

平缓易登。

父 亲 从 1948 年 离 开 老 家 到 地 方 工

作，直至去世，在高原山区生活了整整 65

年。但在他心里，却依然常常思念老家的

东山。

奶奶曾给我讲述过父亲爬东山的故

事。父亲还在六七岁的时候，我的爷爷便

带他去攀登东山。不是从南边，而是从

北侧。在攀爬过程中，由于脚下打滑，

父亲手上被锋利的岩石划出了口子，鲜

血直流。实在有点爬不动的父亲向爷

爷求饶。可是爷爷却头也不回自行向

山上攀去。父亲从爷爷的眼里看到的

是一种威严和坚韧。他只好流着泪忍

着疼跟着爷爷坚持爬到了山顶。到了

山顶，爷爷问他：怎么样，看得远不远？

父亲朝东南西北四周扫视了一遍，映入

他眼帘的是一片苍茫和辽阔。他大声

回答：远。爷爷又问：好不好看？他回

答：好看。刚才还布满了痛苦和委屈的

脸上，这会儿洋溢着激动和喜悦。这时，

我爷爷又蹲下来对他说：来骑在我的肩膀

上。我的爷爷又问：是不是看得更远？父

亲说我看到了我们家。爷爷兴奋地喊道，

儿子，再往远处看……爷爷一边扛着父亲

在原地转圈，一边问道：高不高？父亲

说：高。爷爷说：古人有一句话：山高人

为峰。站得高才能看得远，才能看得清。

你要记住今天的经历……

后来，父亲在地方工作，曾当过部门

负责人，曾参加水利电力建设，曾担任民

工队长，无论在什么样的工作岗位，父亲

都任劳任怨、兢兢业业。

父亲还健在的那些年里，我会常常

同他谈到家乡。谈到家乡，就必然会谈

到 东 山 。 父 亲 总 爱 说 山 嘛 ，就 是 土 石

堆积成的，石头和泥土，换个说法不就

是 朴 素 和 坚 韧 ？ 人 就 要 像 咱 那 山 一

样。虽然父亲的话平淡得像一杯白开

水，可是仔细品味，却似乎又蕴含着朴

素的哲理。

父亲的一生或许并没有吃亏是福的

那种境界，但他面对委屈和不公，却能

以平常心面对，以包容心接纳，以厚道

宽解……突然间，我释怀了：在父亲柔弱

的身体里有着一颗强大的内心——家乡

的那座山一直驻留在他心中，伴随着他、

启示着他、影响着他。那座山成为了他人

生的信念、精神的支柱。

父亲走后，当我再次登上老家的东

山，虽然还是那座山，但在我眼里，却不

再那么平凡普通。我对山的意会开始升

华：山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品格，是一种

力量，是一种坚强。


